
之前，看到气象部门有关台
风“贝碧嘉”将途经无锡的预告，
要求市民减少外出，加强防范；也
在微信群里看见这厮袭扰上海、
苏州时的凶悍视频。但我还是轻
忽了：不就是个台风么，在咱无锡
等苏南一带，能掀起多少风浪？

9月16日上午，我与妻子到
邻镇看望一位友人，边与主人品
茶聊天，边看院外轻风细雨抚摸
秀竹茂林的景致，全然忘记了“贝
碧嘉”正偷偷逼近。返程途中，与
妻子的话题，也多是翌日中秋事。

临近中午，有同乡来车，接去
城郊某酒店，参加昔日一位同事
儿子的婚宴。觥筹交错，欢声笑
语，谁会念想：楼外即将大变天。

驶离酒店，时近下午2点钟，
“贝碧嘉”前锋已登陆无锡。天空
迷蒙，狂风劲吹如虎啸，骤雨猛
砸，树木狂舞，地表上所有物体，
仿佛都在颤抖起伏，发出撕裂般
响声。汽车在风雨中吃力前行，
似海中扁舟，左右摇晃，雨刮器几
近失效，能见度极低。驭车的同
乡，紧握方向盘，瞪着惊恐的眼，
生怕有丝毫闪失，并不停说：好大
的风，好猛的雨。我的心跳也加
剧。车下高架后，渐见两边路树
有倒伏，马路边缘车道多积水，多
个路口的红绿灯已哑火，并歪
斜。我叫同乡走中间车道，避免
被随时可能倾倒的树木、飞舞的
物体所砸到……

昏天黑地里，总算逃难般回
到家。此刻，才是“贝碧嘉”发作
时分，据称风眼至太湖达13—14
级，全城风圈12级，创1949年来
无锡台风记录之最，也是我平生

之仅见。
妻子在楼上后窗清理积水。

我则顾不上院子里花木的遭际，
进至二楼书房，注视起北面窗外
的世界：天空灰暗迷茫，楼群淹没
于一片混沌之中；沿河两岸高大
的香樟、杨柳，包括我家那棵朴
树，都被那“贝碧嘉”疯子，吹得昏
头转向，树冠拉着树枝，一会儿
东，一会儿西，大幅度摇摆，甚至
呈螺旋形倾转；顶端的树叶，与小
河对岸舞来的树叶，时不时碰撞，
啪啪作响。台风裹挟大雨，拍打
窗棂、墙体、壁角、檐口、瓦楞、屋
脊、桥栏、电杆、路灯……不住发
出凄厉的咆哮；目之所及，彩塑钢
碎片、遮篷布片、泡塑块、断枝残
叶等，竞相乱舞，遍地狼藉，一派
末日景象。

朋友圈里，不时出现本地城
乡台风破坏场景的视频，多有树
木折倒、广告牌坠落、大棚吹飞、
屋面遭损、太阳能热水器刮跑、停
电断水、交通阻滞、人员受伤、组
织抢修等镜头，有些画面甚至令
人心惊、唏嘘。

不留死角的“贝碧嘉”，仍以
洪荒之力在肆虐，在席卷，似在告
诉这方惯受苍天恩宠的水土，什
么叫无敌之手，什么叫不可抗力，
什么是强大和渺小。也使我对宝
岛、粤闽浙，以及域外等台风多发
地区屡受侵袭，有了感同身受的
体认。

屋后的树木，仍在凄惶中拼
命挣扎，对抗着虚虚之空频发的
伟力，其韧性程度，正经受极端考
验。而我，已有点不敢直面无形
之风的坚锐披靡，不忍看那森森

树木弯曲动荡的
险厄，不愿听闻任
何生命砰然脆断
的悲歌。

恍惚中，我陷
入了沉思 ：大自
然，源源不断生发
创造力，也时不时
释放破坏力，蒙其
恩惠承其厉害的
人类，还得看清其
双重脸色，从而更
加知谦卑，存敬
畏，行善举，顺天
道。同时，相信大
自然的强大修复
力……

傍晚时分，撒
足了野的“贝碧
嘉”，终于收敛趋
缓。可单是小河
对岸百来米长的
区域内，就有五棵
大树被连根拔起，
倒入河中，两棵树
折断，倒卧人行道
……而且，诡异狰
狞的“贝碧嘉”，
正兵锋西移，星
夜进逼常州。但
愿它能想想自己
优雅的名字，手下
留情，给毗陵一个
祥和的中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瞬
间，如同璀璨星辰，穿越时空的壁垒，
照亮着后来者的道路。

80年前的1944年9月5日，一支
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部队，在河南省
林县郭家园诞生，她，就是在中外战争
史上闻名遐迩的“英雄皮旅”。她以铁
流千里的壮志，砥砺前行于烽火连天
的岁月，用鲜血与汗水铸就了不朽的
丰碑。

九月初的江南，滚滚热浪依然不
减，而橄榄绿警营里，同样处处洋溢着
火热的气氛，官兵们以火一般的热情，
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皮旅”老领
导、“皮旅”第一代创始人的部分子女，
一起共享英雄皮旅80周年诞辰的荣
光。

1944年的秋天，对于中华民族而
言，是一个充满挑战与希望的季节。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皮定均、徐子
荣受命组建“豫西抗日游击支队”。从
此，这支劲旅踏上了南征北战的征途，
用双脚丈量着祖国的山河，用信念铸
就了不朽的传奇。

1946年6月26日，30万敌军将中
原军区5万部队包围在纵横不足百里
的狭小地域内。“皮旅”临危受命：担负
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任务。时任中原
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
声，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

“皮旅”哪怕付出最大的牺牲，也要在
三天之内拖住敌人，让敌人找不到我
军主力行动方向。待掩护任务完成
后，“皮旅”方可视情自行选择突围方
向。作为吸引敌人主力，掩护大部队
突围的卒子，“皮旅”在敌强我弱、关乎
中原军区命运的关键时刻，抱定了必
死的决心，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和顾全大局的宽广胸怀，率领7000多
名官兵，与数十倍于我的敌军进行了
殊死的浴血奋战。

为了掩护主力向西转移，“皮旅”
白天假装向东突围，到了晚上又回到
了原地，连续两天迷惑吸引敌人主
力。就在敌军坚信我军主力向东突围
并调集重兵进行围堵时，中原军区主
力以出其不意之势，兵分南北两路冲
破了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成功地
向西安全转移了。而担任迷惑和牵制
敌军任务的“皮旅”，却以身饲虎，陷入
了30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面对敌人大兵压境，他们毫不畏
惧，而是巧妙地与敌军周旋。正当敌
人对包围我军之术洋洋得意之时，“皮
旅”突然不见了踪迹，“皮旅”去了哪
里？敌人蒙了。原来，刘家冲，一个只
有6户人家的小山村，7000多人的“皮
旅”就藏在这里。2公里外的黄麻公路
上，敌人来来回回严密搜索着“皮旅”
的去向。但整整24个小时，居然没有
发现“皮旅”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从
地形上看，刘家冲似乎并不易于大部
队隐藏。但“皮旅”凭借严格的组织纪
律性和周密的谋划，使原本不可能发
生的奇迹成为可能。

突围路上，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殊
死搏斗，在突破青松岭、抢夺大牛山、
强渡磨子潭等战斗中，尽管每一次都
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是官兵们凭着
顽强的信念意志和出色的战术，都成
功地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

他们像一股钢铁洪流，转战两千
余里，24天后，他们终于突破敌军的

围追堵截，以较小的伤亡代价，成建制
地将5000多名官兵带到苏皖解放区，
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
史上的奇迹。

2024年9月5日，在纪念“英雄皮
旅”80周年诞辰之际，出生在“中原突
围”路上的两位耄耋老人，不顾年事已
高，坚持来到庆典活动现场，向官兵们
讲述了她俩降生在突围路上的动人故
事。

1946年7月3日，当“皮旅”突破
大牛山，进入安徽省金寨县吴家店镇
时，女兵薛留柱在吴家店生下了她的
第一个孩子。为了纪念中原突围，起
名为范中原，就在女儿出生的第四天，

“皮旅”从吴家店出发了。为了不拖累
部队，第一次做妈妈的薛留柱强忍痛
苦，将出生不到5天的女儿寄养在老
乡家中，当28年后薛留柱找到女儿
时，范中原在安徽省岳西县已经是4
个孩子的母亲了。

青碧涛今年78周岁，她是突围路
上降生的第二个孩子，父亲青雄虎是
皮旅第3团参谋长。在突破青风岭战
斗中，正遇上青雄虎妻子分娩，皮定均
当即决定，必须待孩子出生后部队才
能撤离。他说，我们今天的流血牺
牲，就是为了他们明天的幸福生活。
为了孩子的出生，部队硬是推迟了半
个小时的撤离时间。青碧涛一出生，
皮定均抱着刚刚出生的碧涛，亲了亲
说，她是在突围中诞生的下一代，就
叫“突突”吧，象征“皮旅”的突围一定
能够胜利。“突突”刚降临人世，又一场
恶战开始了。那是1946年7月11日
晚上，狂风骤雨，位于大别山附近的磨
子潭淠河河水暴涨，“皮旅”刚开始渡
河，国民党第48军便赶到了，并占领
了对岸的山头。“皮旅”迫不得已，只能
强行渡河。警卫员熊锦玉抱着“突突”
在强渡磨子潭时，敌人的子弹打穿了

“突突”的包裹被，差点伤到警卫员和小
“突突”。幸运的是，小“突穾”在战士们
的保护下，与官兵们一起突破了敌人的
重重包围，胜利到达解放区。如今，当
年的襁褓婴儿已年届古稀，而年轻的小
战士也成了耄耋老人，但那份超越血缘
的生死之情，让人永难忘怀！

9月 5日，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
情，有幸受邀重返那片曾经挥洒热血
与汗水的圣地，参与见证了“英雄皮
旅”八十周年的辉煌庆典。当我踏入
焕然一新、花园式的绿色军营时，一
股浓郁的历史沉淀感与现代化的勃
勃生机交相辉映，我的心中顿时涌起
了无尽的感慨与敬仰。作为曾经“皮
旅”大家庭中的一员，我深切地感受
到了那份属于英雄部队的荣耀与使
命，它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我
内心深处最坚定的信念。

在庆典的纪念活动中，我满怀深
情地将自己珍藏了三十余年的“皮旅”
影像资料捐赠给了老部队，这份珍贵
的记忆，承载了我对英雄部队无尽的
崇敬与怀念之情。它们不仅是对过去
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希望
这些影像能够激励更多的后来者，继
续传承和发扬“皮旅”的光荣传统。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回望那段光辉岁月，“英雄皮
旅”的传奇故事依然熠熠生辉，激
励着无数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勇
往直前，不断书写新的辉煌。

飞升 摄影 思不群

片羽

2024.10.2 星期三
责编 黑陶 ｜ 美编 小婧 ｜ 校对 殷澜A08 二泉月·文学

| 张胜良 文 |

人间物语

铁流千里铸丰碑 台风
| 周国忠 文 |


